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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集中式长租公寓的现状，以空间自适应性研究为切入点，通过模块化家具设计满足用

户人群的复杂性需求。方法 通过调研与信息梳理，对集中式长租公寓的人居特征和空间条件进行解析，

论证空间自适应性与模块化理论之间的关联，拟定 54 m2 的试验户型和模块化家具的精确尺寸，最后通

过“可变的空间分隔”“模块分解”“适应性重组”等方面完成设计推演。结果 在 54 m2 的试验户型中，

完成了“标准型”“合居型”和“工作型”等 3 种租住模式之间的适应性转换。结论 通过在户型空间中

设置可移动的分隔界面，运用模块化家具的“分解—重构”能力，对集中式长租公寓中的各类复杂性人

居问题进行“降解”，满足其不同人群的用户需求，从而使空间的自适应性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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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Furniture Modular Space Adaptive Design for  

Centralized Long-term Rental A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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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entralized long ren apartment,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research of spatial 

adaptabil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uses modular furniture design to meet the complex needs of its user populati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information sorting, the resid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conditions of centralized long 

rent apartment a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daptability and modular theory is demonstrated. 

The precise size of 54 m2 experimental house type and modular furniture is proposed. Finally, the design deduction is 

completed through "variable spatial separation", "modular decomposition", "adaptive reorganization"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54 m2 experimental house type, the adaptability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standard", "co habitation" and "working" 

rental modes is completed. By setting a movable partition interface in the apartment space and using the "decomposition → 

reconstruction" ability of modular furniture, all kinds of complex human settlement problems in centralized long rent 

apartment can be reduced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users, thereby presenting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space. 

KEY WORDS: modular furniture; space adaptability; centralized long rent apartment; design exploration 

自 1984 年起，我国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开始放

松，政府陆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

问题的通知》《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规定》等一

系列相关政策 [1]，从而使城市中的外来人口不断增

加。根据“智研咨询”于 2021 年发布的《2021—2027

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行业市场供需形势分析及投

资前景评估报告》可知，截至 2019 年，我国的市区

暂住人口已高达 1.243 7 亿。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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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如“工作所在

地与住所的距离”“儿童读书学校区位”[2]，甚至是

“小微企业办公场所的选择”等因素也使得 6 个月以

上的“长租”行为日益增加，近年来兴起的“集中式

长租公寓”（Centralized Long Rent Apartment）便是典

型。但在实际建造与运营的过程中，程式化的户型空

间与用户人群的复杂性需求产生了矛盾。因此，本研

究将以模块化家具设计为手段，从“空间分隔”“模

块设定”“适应性组合”等几个层面，对其空间的“自

适应性”（Self-Adaptation）进行探索，厘清“模块化

理论”与“自适应性”之间的关联，通过拟定 54 m2

的试验户型进行设计推演与解析。 

1  集中式长租公寓的人居特征与空间解析 

1.1  人群结构的梳理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于 2020 年发布的《2020

租房趋势报告》显示，当前集中式长租公寓中的男女

租户比例基本相同（男性 49.7%，女性 50.3%），其中

18~29 岁占 44%，30~39 岁占 47%，40 岁以上仅占

9%，可见中青年是主要客群。此外，从人群关系来

看，可大致分为独居（20.5%）、合租（9.2%）、伴侣

同住（24.4%）、伴侣/小孩同住（36.8%）、三代同堂

（4.8%）等情况。由此可见，集中式长租公寓不仅覆

盖了“单身”和“伴侣”等两大人群，也包含了“家

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家

庭”（Nuclear Family），见图 1。 

此外，近年来“创业公寓”（Entrepreneurial Apart-

ment）作为一种可以同时提供“办公”和“居住”功

能的“服务式公寓”（Service Apartment），颇受人们

的青睐。根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于 2020 年发

布的《2020—2025 年版青年公寓产业园区定位规划

及招商策略咨询报告》可知，虽然此类公寓仍处于“发 
 

展初期”，但在整个租房市场中依然可以达到 5%左右

的“市场占有率”。 

1.2  建筑空间的特征 

集中式长租公寓是指房源空间集中在一栋建筑

中，并由专业机构统一运营管理的租赁型公寓。从已

建成的项目来看，大多数案例均属于“内廊式建筑”

（Building Inner Corridor），其优势在于：容积率高，

且公摊面积小，虽然采光与通风受到限制，但空间利

用率高，因此能够实现商业开发总价值的最大化[3]。 

在“内廊式建筑”中，“小开间大进深”（The 

Narrow-Depth Row House）的户型排列无疑是提高空

间利用率的有效手段，因为“容积率”与“进深”成

正比，且参照相关数学模型的演算，在同等条件下，

“ 大 进 深 ” 将 比 “ 小 进 深 ” 空 间 的 容 积 率 高 出

27.25%[4]。此外，参考《建筑模数协调统一标准》

（GBJ2-86）：“开间”的尺寸通常为 2 100~6 000 mm，

而“进深”应控制在 14 000 mm 以内。因此，在已建

成的案例中，大多数户型的“开间与进深比”均设置

在 1∶1.5~1∶2。（见图 2）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虽然同为居住空间，

但集中式长租公寓与小户型住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根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住宅属于“居住建筑”，而公寓则属于“公共建筑”，

它们在设计上对应的规范要求是不同的。 

1）空间高度：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 

2011），普通住宅的层高宜为 2 800 mm，减去楼板、

装修吊顶等厚度，室内净高一般在 2 400 mm 左右。

但根据《公寓建筑设计标准》（T/CECS768-2020），集

中式长租公寓适用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 

2014）“二类高层公共建筑”中“旅馆”的定义，因

此需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会占用一定的设备空

间。如此一来，大多数平层公寓的层高会设置在 3 000~ 

3 300 mm，而室内净高也会在 2 500~2 900 mm。 

 

 
 

图 1  住户年龄结构与人群关系数据分析 
Fig.1 Data analysis of household age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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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开间与进深比：集中式长租公寓户型示例 
Fig.2 Bay to depth ratio: example of centralized long-term rental apartment 

 
2）采光通风：公寓的日照和采光，仅适用于《建

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2013）中有关“旅馆”
的规定，即采光系数最低值 1 Cmin（%）、天然光临
界照度 50 lx。此外，就自然通风而言，公寓建筑没
有对“风力通风”（Wind Driven Ventilation）的明确
规定，也并未像住宅建筑那样要求：应组织相对外墙
窗间形成对流的穿堂风，以保证良好的通风条件。 

根据上述规范的推演，集中式长租公寓便呈现出
了“内廊式”“单面采光”和“小面宽大进深”的空
间特征。 

1.3  户型使用的问题 

大多数集中式长租公寓的户型设计均源自于对
租户需求的概括。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相关团队曾
于 2018 年针对城市中 18~35 岁的公寓租户进行了调
研，参考其调研结果，并综合市场现象，可得出以下
归纳（见表 1）： 

在生活类户型中，“就寝/休息”与“生活/配套”
是租户的基本诉求。根据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报告， 

 

需求度最高的 4 个模块分别是“睡眠区”（96.51%）、

“卫生间”（91.28%）、“晾晒阳台”（74.42%）、“厨房”

（61.63%）[5]。但同济大学的周静敏教授在 2017 年

的相关研究中指出：租户的不满意度主要源自于“空

间个性化和灵活度的缺失”，即“超过 70%住户希望

室内空间灵活可变……住户希望户内空间在居住过

程中随着需求不同发生可变”[6]。 

究其原因，当下的集中式长租公寓虽然种类繁

多，但依然遵循着“他组织”（Organized）的设计策

略，缺乏“自适应性”（Self Adaptability），即设计师

自上而下地锚定了“用户体验”与“户型”的关系，

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先验性所进行的宏观预判，因此

难以应对微观个体的复杂性。 

这些问题不仅体现于空间布局，也体现于家具配

备。在大多数项目中，家具设计并未与建筑设计同步，

而是后期配备的[7]。这并不利于家具和空间的适调：

首先，常规家具的功能和尺寸各异，搭配上也不兼容，

且就公寓而言并不具备针对性；其次，家具配备仅满 

 

表 1  集中式长租公寓的户型类型及功能配置归纳 
Tab.1 The function and space type of centralized long-term rental apartment 

户型类型 需求层级 基本功能配置 案例示意 

集约型 

（单身、伴侣同住） 

1. 就寝/休息 

2. 生活/配套 

1. 睡眠区 2. 卫生间 3. 晾晒区 

注：仅具备居住的基础功能，以休息为主，

并配合简单的生活辅助。 

扩展型 

（合租、家庭多成员同住） 

1. 就寝/休息 

2. 生活/配套 

3. 社交/娱乐 

4. 工作/学习 

1. 睡眠区 2. 卫生间 3. 餐厨区 4. 晾晒区 

5. 起居区 6. 工作区 

注：具备居住的完整功能，以休息和生活为

主，附加社交属性，并依然保留了相应的工

作区间，功能容纳性强。 

商务型 

1. 工作/学习 

2. 生活/配套 

3. 社交/洽谈 

1. 工作区 2. 卫生间 3. 洽谈区  

注：以办公类的需求为主，强调工作性，也

兼容了部分居住及生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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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基本需求，因此租户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势必会进
行增补，从而使空间更为繁杂；再者，目前的家具布
置是一种简单的平面罗列，缺乏竖向规划，因此会造
成空间浪费；此外，集中式长租公寓的本质依然是临
时居所，其租户群体具有变化性，因此并不适用于固
定的家具配备。 

综上所述，在既定的建筑空间中，如何就集中式
长租公寓的特征来进行设计优化呢？模块化理论的
引入或许能为此提供一种探索方向。 

2  模块化理论与自适应性的关联 

2.1  概念阐述 

“模块化”起源于德国的工业设计领域，其定义
为：以独立设计的子系统为模块，并遵循一定的规律
与其他子系统相关联，从而构建为更复杂的产品。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的童时中教授将其解释为：系统将
以不同属性的功能为前提分解出子系统，并由此创建模
块，通过选择模块进行设计组合的过程，即模块化[8]。
由此可见，“模块化”的意义在于，其能够对复杂性
的事物进行降解。设计师可以通过对基本模块的设定
确 保 “ 单 元 ” 的 规 范 性 ， 而 将 “ 组 合 ” 放 权 给 用 
 

户来实现。于是用户的“自组织”（Self-organize）能
力便成为了解决复杂问题的关键，而“自适应性”也
因此产生。 

“自适应性”意味着系统能够根据外部反馈对自

身的结构进行调整。集中式长租公寓本质上是一种建

筑工业产品，“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在赋予其“高

效”和“量产”的同时，也带来了与“个性化”之间

的矛盾。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将产生纷繁复杂的设

计条件，而“模块化”能够打破传统工业产品的刚性

限制，以一种柔性的姿态来应答“个性化”的反馈。 

2.2  原理分析 

重庆交通大学的李伟湛教授曾就“模块化”和“复

杂性”问题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认为：模块化的概

念有利于复杂产品功能的分解[9]。所谓“分解”，便

首先要界定“恒定单元”和“可变单元”，随后再对

其可变的部分进行适调。通常而言，系统中那些必要

的，却又不可移动的固定设施便是“恒定单元”，而

“可变单元”则通过位移、置换、变型等方式来呈现。

“可变”建立在“分解”的基础上，其意味着对“固

定集合”（Capped Collection）的破坏，自由度和灵活

性也由此产生。模块化原理示意图见图 3。 

 
 

图 3  模块化原理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modularization principle 

 
某系统可划分为 ABCD 等 4 个模块，其中“恒

定单元”集成于 A 模块，其余 3 个模块根据“权重”

和“使用频率”的不同，又可形成多种结构。用户可

以根据自身的个性化需求，对子模块进行位移或切

换，从而实现“自适应性”。 

3  集中式长租公寓的空间自适应性与模块
化家具设计探索 

3.1  模块化家具设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基于上述分析，集中式长租公寓的空间问题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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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开发、建筑规范等宏观层面的原因，因此在短期

内难以改观。但家具设计却是相对自由的，且它与人

居行活动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在众多类型中，模块

化家具的灵活性最高，这也契合了集中式长租公寓中

复杂的人居诉求。此外，在技术性与经济性层面，模

块化家具的加工与生产已较为成熟，其不仅拥有线

式、板式、折叠、抽拉、箱式、框架等多种结构体系，

还兼具通用性、标准化和组合性等特征，从而实现了

“简化零部件以缩短研发周期”和“大规模量产”[10]。

据统计：在单位时间内，当家具组件的产量增长 1 倍

时，其制造成本会下降约 10%；而当家具组件的零部

件数量减少 50%时，其仓储和物流运输的成本又会下

降 10%[11]。如此一来，相较于传统家具，模块化家具

的生产效率更高，且在成本控制、仓储和物流运输等

方面也更具优势。 

3.2  设计观点与思路的凝练 

“模块化”的外在特征是“可变性”和“多样性”，

但其内涵却是用户与系统之间的“自适应性”，即当

“用户需求”发生变化时，系统也能随之进行结构性

的调整，而产生的结果则是多样的。因此，本案的设

计思路也将遵循这一观点。 

1）以空间的可塑性为前提。基于上述分析，户

型空间也可分解为“恒定单元”和“可变单元”等 2

个部分，而设置移动性的分隔便是空间“可变”的基

础[12]：通过对分隔界面进行移动化处理，削弱墙体对

空间的固化作用，释放其可塑性，从而在空间结构上

为模块化家具的配置奠定基础。 

2）以“模块化”来降解复杂性。“模块化”的数

学原理是“排列组合”（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因此它需要建立在通用性和标准性的基础上。运用

“模块化”来降解复杂性，其精髓在于“以简化繁”，

即利用可控的家具模块来创造种类繁多的组合形式，

以便于应答用户的复杂性需求。这也是“人性化”融

入工业设计的一种表现[13]。 

3）权衡和取舍。“组合”指利用移动性的分隔和

家具模块对空间进行二次分配。在有限的边界内，这

一举措需要权衡和取舍，即“组合”将根据不同的用

户需求进行适调，权衡利弊，而标准则源自于空间的

需求度和使用频率。 

4）具有针对性的模块化家具设计。在本案中，模

块化家具设计的目的在于解决集中式长租公寓中的问

题。首先，平层公寓的室内净高为 2 500~2 900 mm，

因此需要通过家具模块的组合、叠加对其“上部空间”

（Upper Space）进行有效利用。其次，“内廊式”和

“小开间大进深”意味着采光和通风并不理想，因此

设计将会采用开敞的框架和通透的面板来降低家具

实体所带来的障碍感。 

3.3  模块设计与尺寸拟定 

参考《长租公寓综合性能评价标准》（T/CECS778- 

2020）中对于“宜居”的定义及面积要求[14]，本研究

拟对开间为 6 000 mm、进深为 9 000 mm、建筑面积

约为 54 m2 的平层公寓户型进行设计推演。 

1）家具模块的设定。本案的家具模块分为 3 类，

分别是柜具、桌具和卧具，坐具的功能则蕴含其中，

可经由模块的通用性进行转换。家具模块的设计说明

（见表 2），家具模块的基本单元（见图 4）。 
 

表 2  家具模块的设计说明 
Tab.2 Design description of furniture module 

类型 模块编号 设计说明 

1 号模块 
440×440×2 100 (mm) 

1 号模块的主体是一个矩形框架，由方管组合而成。其可以等分为 5 层，每

一层的净空间为 400×400×400 (mm)。首先，框架的内分隔系统可以自由添加

或拆除，使之相邻的空间分隔或合并；其次，框架既能够竖向使用，也能够

横向使用；此外，配套的透明收纳盒可作为选择，插入框架中。 柜具 

2 号模块 

2-1：440×440×750 (mm) 

2-2：440×440×440 (mm) 

2 号模块有 2 个分型，主体都是矩形箱柜，由方管和面板组成，尺寸略有差

别。其既能够竖向使用，也能够横向使用，还可以作为坐具使用。 

桌具 

3 号模块 

3-1：1 200×440×770 (mm) 

3-2：1 200×440×470 (mm) 

3-3：750×750×770 (mm) 

3-4：750×750×470 (mm) 

3-5：750×440×450 (mm) 

3-6：750×440×470 (mm) 

3 号模块有 6 个分型，主体都是矩形桌，由方管和面板组成，且相互之间可

进行一定的转换。其本质上由 3 种型号的桌面与 2 种型号的支架组装而成，

且桌面和支架可以自由拆取和装配，由此形成不同的高桌和矮桌。 

卧具 

4 号模块 

4-1：900×600×420 (mm) 

4-2：900×2 000×300 (mm) 

4 号模块有 2 种形态，即：沙发和床。它是由方管框架和软垫组成的，底部

具有收纳功能，且相互之间通过抽拉来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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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家具模块的基本单元 
Fig.4 Basic unit of furniture module 

 
2）模块尺寸的复核。根据《定制家具通用设计规

范》（GB/T 39016-2020），对上述家具模块进行复核，

以确保其组合产品在尺寸上满足规范要求（见表 3）。 

3.4  设计推演与解析 

3.4.1 “恒定”与“可变” 

首先，在拟定的户型中划分出“恒定”与“可变”

空间。“恒定空间”集中于入口左侧，控制在 3 300×   

3 300 mm（10.89 m2）的范围内，主要包含卫生间和

厨房，其余空间则视为“可变空间”。 

在“可变空间”中，将设置 1 块 3 000×2 800 mm 

（长墙）、2 块 1 650×2 800 mm（短墙）的滑动隔墙，

并以“吊轨”和“T 型槽地轨”组合使用的方式进行

装配[15]。其中“长墙”设置在开间中部，距左侧轴线

约 2 700 mm 的位置，可沿进深方向在 5 200 mm 的范

围内滑动；“短墙”则设置在进深中部，距外墙轴线

约 3 300 mm 的位置，可沿开间方向在 5 800 mm 的范

围内滑动。如此一来，3 块隔墙基于各自的轨迹滑动，

却又能相互拼接、交错，从而对空间进行了多样性的

分隔（见图 5）。值得一提的是，“门”的概念也被隐

藏在隔墙之中，以便于集约，并经由通用性的“抽拉”

设计以适应“因隔墙滑动而产生的不同开合尺寸的门

洞”（见图 6）。 

如此一来，“恒定空间”将集中安置给排水、燃

气等固定设施；而“可变空间”则从结构上赋予了用

户自由度和灵活性，使其能够通过隔墙的滑动创造个

性化空间。 

表 3  模块化家具的尺寸数据拟定 
Tab.3 Draw up the dimension data of modular furniture 

类型 规范要求 拟定设计尺寸 

坐具

座椅：座宽≥400 mm 

座深 340~460 mm 

座高 400~440 mm 
 
单人沙发：座宽≥480 mm

座深 480~600 mm 

座高 340~440 mm 
 
双人沙发：座宽≥960 mm

座深 480~600 mm 

座高 340~440 mm 

座椅：座宽 440 mm 

座深 440 mm 

座高 440 mm（2-2 模块）
 
单人沙发：座宽 900 mm

座深 600 mm 

座高 420 mm（4-1 模块）
 
双人沙发：座宽 1 800 mm

座深 600 mm 

座高 420 mm 

（4-1 模块×2） 

桌具

长桌：桌面长≥600 mm 

桌面宽≥400 mm 

中间净空高≥580 mm 
 
 
方桌：桌面长/宽≥600 mm

中间净空高≥580 mm 
 
茶几：几面长/宽≥400 mm

几面高 300~520 mm 

长桌：桌面长 1 200 mm/
750 mm 
桌面宽 440 mm 

中间净空高 750 mm 
 
方桌：桌面长/宽 750 mm

中间净空高 750 mm 
 
茶几：几面长 1 200 mm/
750 mm 
几面宽 440 mm/750 mm

几面高 490 mm 

（3-1 模块—3-6 模块，

共 6 种模块） 

卧具

单人床：床面长 1 900~
2 220 mm 

床面宽 700~1 200 mm 

床面高≤450 mm 
 
双人床：床面长 1 900~
2 220 mm 
床面宽 1 350~2 000 mm 

床面高≤450 mm 

单人床：床面长 2 000 mm

床面宽 900 mm 

床面高 300 mm（4-2 模

块） 
 
双人床：床面长 2 000 mm

床面宽 1 800 mm 

床面高 300 mm（4-2 模

块×2） 

柜具

开放式衣架/组合柜：未明

确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定

制。 

开放式衣架：由 1 号模

块拆除内分隔系统后改

装、组合而成。 
 
组合柜：由多个 1 号模

块和 2 号模块自由组合

而成，形式多样。 

 

3.4.2  由基本模块所构建的复杂性组合 

本案中的基本模块有 4 类，其每一个层级下还有

不同程度的细分。模块均以方管框架为基础，其余配

件如隔板、收纳盒、软垫等则可以自由选取，因为框

架能够进行力学承载，从而使填充内容在切换时更为

灵活[16]。此外，基本模块在尺寸上存在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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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滑动隔墙对空间的多样性分隔 
Fig.5 The diversity of sliding partition wall to space 

 

 
 

图 6  隐藏于隔墙中的推拉门 
Fig.6 Sliding door hidden in partition wall 

 
其不仅能够与同类模块进行组合，也能适配于不同类

型的模块（见图 7）。 

3.4.3  适应性重组——空间变化与模块化家具的适调 

根据上述设定，户型空间与家具模块均可以根据

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适调。因此，本案拟选取 3 种

型态进行阐述：首先，根据不同的人居诉求，3 种型

态分别被命名为“标准型”“合居型”与“工作型”，

它们的空间切换是基于户型中的 3 块“滑动隔墙”完

成的。在“标准型”中：“长墙”将由外墙轴线起始，

沿着进深方向移动 1 100 mm；而 2 块“短墙”则交

错合并。如此一来，在“可变空间”的范围内便分隔

出 1 间独立卧室、1 间封闭式书房，以及开放式的客

厅和餐厅。由“标准型”向“合居型”的转化在于：

需要创造 2 间独立卧室。于是“长墙”将移动至外墙

边缘，而 2 块“短墙”也将分别移动至左右两侧的墙

体边缘。此外，“工作型”需要更多的开放式空间，

所以在“合居型”的基础上，将“短墙”重叠合并，

且移动至左侧墙体边缘，仅保留 1 间独立卧室用于临

时性的休息、留宿即可。 

对于模块化家具的适调而言，在“标准型”中，

家具模块按照常规组合，几乎能涵盖就寝、工作、休

闲等所有层面的需求。当转化为“合居型”时：开放

式衣架在新增的卧室中发生了转移；沙发展开为床，

对新增卧室的就寝需求进行补充；组合柜也发生了相

应的位移和变换。 

“工作型”的变化更加明显：大部分的床重新收

叠为沙发，并组合成会客区；更多的长桌被组合起来，

转变为办公区的操作台面，可同时容纳 4 位工作人

员。如此一来，所有的家具模块均能够根据滑动隔墙

的变化，在“可变空间”的范围内，通过不同层级的

分解与组合，完成全方位的适调，见图 8—9。 
 

 
 

图 7  模块组合的可能性示意 
Fig.7 Possibility diagram of module combination 

 

 
 

图 8  户型空间的变化与家具模块的重组 
Fig.8 The change of house type space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furniture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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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三种变化户型的平面示意图 
Fig.9 Schematic plan of three different house types 

 

4  结语 

对模块化家具和空间自适应等问题进行探讨，本

质上是以基本模块来“降解”人居环境中的复杂性。

因此，通过“分解”与“组合”来应答“可变”，从

而完成“适调”，便是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集中式长租公寓”作为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的

一种新型空间，它的诞生与诸多社会因素有关。因此，

运用上述理论对其进行解构，从“分隔”的灵活性入

手，探讨户型的可塑性，由此打破常规布局中的“固

定集合”，从而使模块化家具能够随之进行“适调”，

并最终以“自适应”的方式，在同一边界内满足不同

人群的复杂性需求。这样的尝试，在室内设计和工业

设计领域，是值得不断思考和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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